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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
晶
在
他
「
r才
盡
」
江
郎
官
」
一
文
裏
說
道
：
「
只
因
爲
我
自
已
是
作
者
，
有
時
候
也
寫
評
文
，
所

學
的
又
是
這
一
行
l

丨
任
何
一
個
厚
院
裘
出
身
的
人
，

總
不
免
爲
他
的
老
師
所
期
許
：
他
是
一
個
好
的
、
公
正

的
，
有
高
尙
趣
味
的
評
者
。
」
。
我
讀
過
水
晶
許
多
篇
有
關
文
學
評
論
的
文
章
，
還
覺
得
他
是
一
個
好
的
、
有

高
尙
趣
味
的
評
者
；
但
是
，
由
於
他
對
於
他
所
評
論
的
作
品
灌
注
了
過
多
的
感
情
_
l
·

或
愛
或
憎
，
他
便
很
難

以
保
持
一
個
客
觀
的
、
冷
靜
的
的
立
場
。
因
此
，
他
不
是
一
個
公
正
的
評
者
。
我
沒
有
上
過
文
學
評
論
的
課
，

不
知
道
敎
文
評
的
老
師
是
否
也
講
一
些
有
關
如
何
接
受
評
論
的
道
理
，
照
我
推
想
，
大
約
是
沒
有
；
因
爲
水
晶

在
那
些
和
人
家
「
翻
死
案
」
的
文
章
裏
所
表
現
的
自
己
，
乃
是
一
個
既
不
好
，
也
不
公
正
，
更
無
高
尙
氣
度
的

受
評
者
。「

r才
盡
』
江
郎
言
」
這
篇
文
章
共
捌
仟
除
字
。
除
掉
作
者
分
析
自
己
的
作
品
，
和
引
述
夏
志
清
先
生
寫

給
他
的
一
封
信
的
那
幾
頁
，
水
晶
在
其
他
的
部
份
分
成
芝
個
方
向
而
「
揚
鏢
」
：

第
一
支
鏢
是
對
胡
何
禛
的
辱
罵
。
日
「
深
怕r
投
書
」
產
生
了
劣
幣
驅
逐
良
幣
的
効
果
。
」
自
比
良
幣
，
斥

胡
爲
劣
幣
；
3

「
試
問
還
有
哪
個
窩
袤
廢
的
菌
者
，
會
去
相
信
這
些
所
謂
文
評
家
騙
人
的
鬼
話
？
」
；
伺
「
旁

水
晶
的
一
,. 
一
支
鏢

陳
克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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邊
殺
出
一
個
『
胡
君
』
這
樣
不
相
干
的
路
人
，
沒
來
由
『
哂
哂
』
兩
口
痰
，
再
踢
你
兩
胛
」
；
國
「
如
果
眞
是

按
隰
胡
君
設
想
的
那
樣
去
寫
，
是

一
個
初
入
筆
墨
圏
的
小
子
的
寫
法
。
」

當
一
個
作
者
的
作
品
受
到
批
評
，
他
最
快
的
反
應
便
是
，
否
定
對
方
寫
評
文
的「査
格
」
。
在
所
謂
的
自

由
職
業
之
中
，
醫
師
，
工
埕
師
和
律
師
都
需
要
一
張
官
方
核
發
的
執
照
才
能
開業
。
可
是
，
在
文
藝
界
，
獲
得

了
文
學
博
士
的
人
固
然
可
以
發
表
宏
文
，
那
些
沒
有
學
位
的
人
，
也
同
樣
有
權
如
此
這
般
。
胡
君
利
用
「
詔
者

欄
」
發
抒
他
對
於
「
鐘
」
這
篇
文
章
的
讀
後
感
，
很
明
顯
地
，
正
如
水
晶
本
人
在
他
的
文
章
第一
段
投
書
裏
所

指
出
來
的
：
「
『
胡
君
』
的
投
書
不
箕
批
評
，
只
是
一
個
詖
者
信
口
開
河
的
讀
後
感
…
…
」
，
胡
君
並
沒
有
以

文
評
家
自
居
。
作
者
發
表
作
品
最
大
的
目
的
是
供
給
世
人
「
品
懺
」
，
而
不
能
僅
僅
是
期
待

「
欣裳
」
。
甌
曰

「
品
」
，

便
有
人
說
好
，
也
有
人
說
不
好
。
說
好
說
壞
是
讀
者
的
權
利
；
中
聽
不
中
聽
都
應
該
兜
了
走
，
是
作

者
應
有
的
氣
度
。
作
者
有
榴
提
出

「
自
辯
」
，
但
是
恣
意
謾
駡
拂
己
者
只
是
「
自
貶
」
而
已
。

第
二
支
鏢
是
對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雜
誌
的
糟
塌
：
「
尤
其
感
概
的
是
近
年
來
文
風
的
丕
變
，
大
家
幾
乎
全
部

變
成
了
南
明
時
代
的
那
些
君
子
，
結
鯊
結
秕
4

探
頭
舒
腦
，
意
同
伐
異
，
蠅
營
狗
苟
。
書
評
書
目
砒
翦
然
份
屬

這
大
好
文
壇
大
千
世
界
的
一
粒
，
豈
能
例
外
？
令
人
惋
惜
的
是
：
他
們
網
羅
不
了
眞
正
有
批
評
能
力
的
箭
輪
斧

手
，
來
替
他
們
「
効
」
策
，
只
知
遁
一
味
亂
砍
亂
砸
亂
挪
亂
劈
……
。
」
。
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的
立
場
和身
價
在
讀
者
心
目
中
自
有
其
地
位
，
它
也
不
是
頤
一
次
才
刊
載
像
水
晶
這
樣
地

糟
塌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的
投
書
或
投
稿
。
到
底
是
那
一
方
面
「
只
知
道
一
味
地
亂
砍
亂
砸
亂
攔
亂
劈
」
？
這
倒
是

一
個
很
有
趣
的
問
題
。
讀
者
可
以
翻
翻
「
書
評
書
目
」
，
再
讀
讀
水
晶
的
這
篇
文
章
自
尋
答
案
。

第
三
支
鏢
是
對
於
國
內
文
壇
，
出
版
界
，

甚
至
於
整
個
祉
會
的
鄙
視
：
日
水
晶
並
不
用
「
國
內
」
這
兩
個

字
，
而
只
說
「
台
灣
」
和
「
台
北
」
。
已
「
作
爲
一
個
『
在
天
之
涯
』
的
讀
者
和
作
者
，
從
遠
距
離
來
窺
探
自

己
靑
年
時
代
空
居
(
不
是
生
長
)
的
二
瑰
地
方
,
我
是
有
些
無
限
咸
磕
眾
叩
；
尤
其
惑
慨
的
是
近
年
來
文
風
的
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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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，
大
家
幾
乎
全
部
變
成
了
南
明
時
代
的
那
些
君
子
，
結
棠
結
秕
、
探
頸
舒
腦
，
黛
同
伐
異
，
蠅
營
狗
苟
。
」

；
箇
「
台
灣
的
出
版
事
業
要
進
步
，
第
一
便
得
從
加
強
校
對
做
起
，
務
必
做
到
分
秒
必
爭
，
否
則
，
說
什
麼
革

新
進
步
，
自
欺
欺
人
。
」
國
「
這
校
對
的
毛
病
彷
彿
是
一
種
癌
症
，
又
像
台
北
市
的
交
通
秩
序
，
是
永
遠
搞
不

好
的
了
。
」
；
箇
「
卽
或
我
此
刻
囘
來
，
像
王
文
典
那
樣
，
跟
他
們
混
在

一
起
，
：
·
：
·
」
尙
「
出
版
商
雇
用
的

『
校
對
』
行
刑
隊
，
先
給
你
來
一
個
下
馬
威
」
；
徊
「
『
應
付
』
，
『
爲
了
稍
費
』
，
也
許
是
台
灣
有
些
作
家

的
通
病
。
」

無
可
諱
言
的
，
我
們
的
出
版
事
業
以
至
於
祉
會
秩
序
各
方
面
尙
待
改
進
的
地
方
甚
多
，
我
們
在
國
內
的
人

也
樂
於
「
聽
」
那
些
「
在
天
之
涯
」
的
僑
胞
給
我
們
的
「
旁
戳
者
言
」
，
但
是
，
水
晶
所
表
現
的
力
透
紙
背
的

尖
刻
語
鋒
，
使
人
不
由
得
僳
疑
，
他
心
中
對
這
塊
曾
經
令
他
窒
息
的
地
方
到
底
還
概
有
多
少
愛
心
？

水
晶
在
揚
錁
之
餘
，
還
撒
了
一
把
碎
石
子
似
乎
是
要
頤
死
徐
訐
，
實
在
太
過
份
了
。

若
說
水
晶
這
一
式
的
文
評
是
學
院
老
師
所
期
許
的：
好
的
：
4^
正
的
、
有
高
尙
趣
味
的
文
評
；
那
麼
，
甚

麼
才
叫
做
「
壞
的
，
偏
激
的
丶
趣
味
低
劣
的
」
文
評
？
學
院
裏
除
了
敎
人
如
何
評
論
別
人
的
作
品
，
似
乎
同
時

也
應
該
敎
人
如
何
接
受
別
人
評
論
自
己
的
作
品
；
否
則
，
一
個
人
評
論
的
時
候
頭
頭
是
這
，
輪
到
被
人
評
論
了

便
粗
言
厲
語
，
鏢
石
齊
下
，
也
只
能
算
是
學
成
了

一
半
而
已
。

新
女
性
主
義

尋
找
另
一
扇
窗

呂
秀
蓮
的
兩
本
書

呂
秀
運
女
士
是
當
前
在
臺
灣
提
倡
女
權
年
輕
一
代
的
佼
佼
者
，
她
的
主
張
很
顧
到
現
實
而
又
很
固
執
於
原
則
，
請
讀
她
的

兩
本
提
倡
新
覷
念
和
現
代
思
想
的
新
著
。

每
拈
定
價
4
0元
，
直
接
向
本
社
函
購
，
訂
戶
八
折
，
一
般
聵
者
九
折
，
劃
撥
戶
一
九
二
七
四
號
書
評
書
目
秕
。




